回家

   农历丁亥年九月初五，我从学校回到家中，因为将要开始教育实习了，所以我在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去了我的母校---涡阳县高长营中学（一个偏僻的农村初中），准备找个班级先上几节课、熟悉一下教材。

   当我来到学校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学校的围墙已经倒塌、教室破旧不堪；老师们的办公室就是几间破旧的教室。校长同意我接任七年级的语文课兼班主任，我跟着一位姓高的老师听了一节课，讲的是《出师表》，整节课下来就是老师在拿着教参讲，时不时让学生记下一些段意，对于一些重点的文言知识却一句带过了，老师在四十五分钟内没有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字，说实话，整节课我都快要睡着了，更别说那些孩子了。接着我从一位姓侯的老师那那拿到一本《中学教材全解》，这就是学校里的老师们除了教材以外的所有教学参考资料，而且还是盗版，我中午在家拿着《辞海》备课时发现这惟一的教参有几处错误，我不敢想象这些初一的孩子们在接受一种怎样的教育。下午有两节课，我上的第一篇课文是《走一步、再走一步》，因为整个单元的教学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我先是从前一篇课文开始导入，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初一的孩子重要的是积累和朗读，所以我用了比较有趣的方式（让学生分段朗读课文，发现错读、误读的字词，然后趣味纠正、讲解，比如解释“耸立”时，我将它和我的名字及体型联系在一起，让孩子们在笑声中掌握了这个词的用法）带着他们学习了字词，接下来就是教学生怎样有感情朗读课文和复述课文，在这中间我穿插了一些作文指导及精彩句子的品读（以提问为主要方式），最后用了与课文同名的一首小诗向同学们阐释了文章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从结束时孩子们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语文课，虽然我的第一节课不是很成功！两天以后我看到课程表上有一节班会课，我就在班里征求同学们的意见，问问他们想怎样上这节班会，让我吃惊的是学生并不知道班会课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以前的班会课都是由班主任上新课，或者是自习。一个星期以后我要回校了，最后那节课上我让他们写下自己想在语文课上学到些什么，六十九个学生百分之九十的答案都很简单：我想学课本上的知识和课外的知识！（而且几乎每个同学都出现了错别字）这样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让我感觉到他们欠缺太多的东西，他们心中的语文课已经变成了机械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 ， 还有些学生在那张纸上写下了：高老师，我们不想让您走······

   九月十二，我回到了我的学校—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这所皖北地区唯一的本科师范院校，可是两天来我一直不能让自己回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上来，我眼中始终存有那些孩子渴望的眼神。

我想要为母校做些什么，首先想到的是我所在的一个学生社团——薪火义务支教社，第二天我去找相关老师商议这件事的时候，老师告诉我：我们社团的顾问杨哥来淮北了，准备晚上和大家见面聊聊国外的义工、公益，我激动不已。晚上和杨哥谈起此事，杨哥同意了，我们准备在十五号早晨出发，与此同时，薪火义务支教社的指导老师也同意我们带上一部分图书为他们建立一个流动图书馆。       很晚了，杨哥回到住所，我就赶紧和我的父亲及学校联系，告诉他们我们明天早上要过去，那晚我的父亲很激动，我也没能睡着！

九月十五号早上六点三十分，我和杨哥、苏少梅、孙娅敏一行四人从淮北走向我的母校，那所比七年前还要简陋、破旧的学校。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学校，看到学校附近用红纸写着 “欢迎美籍华人杨本华先生莅临我校”的标语，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学校的老师们已经在办公室等着我们，镇子上的孟书记和教育办公室的徐书记也已来到了学校里，我们将书籍带到办公室，校长说这是学校里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第一批学生课外读物和教师教辅用书，走进办公室，我们第二次感受到了这里的老师和学生热情，桌子上放了几小盆塑料花、一些瓜子和矿泉水，简单但很温暖。孟书记跟杨哥介绍了家乡的大致情况，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杨哥和学校的老师们聊了学校的具体情况，一些我也不知道的情况：学校现在有学生三百多人，而我在这读初中的时候有八百多人，这三百多学生居然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学生是留守儿童（父母均不在家的占到百分之七十），老师们用几个数字向我们介绍了整个村子的人口结构：六一（儿童）、三八（妇女）、七零（老人），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家，根本谈不上辅导。徐书记向我们讲了一件事：一个孩子的爷爷看着孙子做作业，那个孩子就在作业本上画圈圈，爷爷就夸奖他画的很好，并鼓励他快点画，说等他画完了一页就可以撕下来卷烟抽了！我无法埋怨这位老人，我只能暗自难过！更有甚者，这些孩子没有了父母的监护，放学后不能及时回家，就在外面打架、疯跑······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们走出办公室，看到了学校的第一件体育设施：那是在我上学的时候（七年前）村子里的泥瓦匠用水泥修的几个乒乓球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接下来去了教室和学生宿舍，那里的窗子只有几根钢筋，黑板也是多年没有漆过了，所以有些地方是不能写字的，粉笔是老师们从办公室一根一根拿到教室的，黑板擦是用布缝的棉花包或者就是一块破布，老师们的教具就是仅有的一个地球仪和几个三角板；前排的教室稍微好些，那是2003年贷款修建的，至今仍然没能还给银行；学生宿舍和先前的教室连在一起，都是些D级C级危房；随后我们到了前院，看到了学校的第二个体育设施，两个破烂不堪的篮球架，而且根本没有场地，原有的操场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教室；还有一些教室也是D级危房，现在已经借给临近的小学做教室了，因为临近的小学和那面围墙一样在一次大风中全被吹倒了······

杨哥说要看看孩子，于是就到了 我一周前上课的那个班级，孩子们依然是那样可爱、那样热情，这是一节音乐课，因为学校没有音乐老师，所以和班会一样上自习，我说：“咱们请杨哥给同学们唱支歌怎么样呀？”孩子们甭提有多高兴了，杨哥站在讲台上问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唱完了谁接着唱一首呢?”，孩子们沉默了，他们是出于一种羞涩和胆怯，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给他们上课提问题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同样的沉默，不是他们不会，而是我们没能给他们勇气和信心让他们表达自己，杨哥为他们唱了一首歌，校长让我也唱一首，我想起在最后一节课上曾告诉孩子们诗词是可以唱的，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所以我唱了一首《送元二使安西》。杨哥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黑板上，对孩子们说：“记得给我写信说说你们的学习情况，或者画一幅画也行，我会给你们回信的，杨哥会想你们的。”孩子们鼓掌将我们送出教室，杨哥说：“让孩子们出来拍张照片吧，回去冲洗了给寄回来。”孩子们笑了！

我一直想政府为什么不能拿出资金来修缮这些校舍呢？听校长介绍才清楚，原来每个学期学校的所有教学及办公资金仅仅来源于政府按每名学生95元的学杂费泛还。村子里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民的经济条件也只能保证自身的基本生活，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涡阳、濉溪、蒙城三县交界，交通十分不便，）和环境（只能种植基本农作物），使得这个曾经的革命区在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更加趋于闭塞、落后，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这就是我的母校，一个曾经培养过很多优秀学生的学校。

十一点三十分，在我家吃了个便饭，我们就回去了，车子在路上慢慢地颠簸，我们的心更加沉痛······

                                                      高耸
                                             二00七年九月十六日

